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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手记

花开诗旅

与春风一起
回家
■杨丽丽

花
园

2 0 25

年1

月21

日

星
期
二

责
任
编
辑

彭

爱

责
任
校
对

汤

娜

技
术
编
辑

崔

敏

热
线
电
话
：31 557 7 1

15

念念不忘

两盏红灯笼
■耿艳菊

淡淡书香润心神，
远离尘嚣情更真。
坎坷岁月成一梦，
多彩人生过八旬。
轻敲键盘文思涌，
漫洒丹青画意频。
静思古今观万象，
一卷书成夜正深。

——张步云

【云月斋书房感吟】
【暖阳读书】

寒冬暖阳下读书，仿若为
漂泊的心灵找到了宁静的港
湾，为干涸的精神寻得了汩汩
清泉。书中的故事、情感与智
慧，在暖阳的润泽下，愈发醇厚
醉人，仿若珍藏多年的佳酿。待
春潮涌动、万物复苏之时，便能
以昂扬饱满的姿态，书写属于
自己的璀璨篇章。

——王玉美

岁月浅浅，余生漫漫，于
一半烟火谋生活，许一半诗
意得清欢。只要有这样的朴
素心地和生活智慧，便可以
将平凡琐碎的日子过得意蕴
盎然。如此，生活便不再只是
生存，而是成为了一场关于
发现美、创造美、享受美的旅
程。

——张强强

【盎然岁月】

大千世界

那年那味
■廖华玲

岁末的站台
行囊堆积着思念
车票攥在手心
那是通往温暖的航线

我站在风中
等那声汽笛长鸣
抵达故乡的庭院

田野在车窗外铺展
沉睡的残雪慢慢消融
洇浸出大地的墨痕
熟悉的轮廓
晕染着归家的情绪

风从南方赶来
带着春的信笺
钻进行李与思念纠缠
炊烟在远方招手
缠绕着游子漂泊的魂

此刻，车轮与铁轨的密语
是我心底急切的鼓点
列车呼啸，跨越山河湖川
春风伴我，共赴家的港湾

走在街上，放眼望去，商场里已经
挂满了一串串小红灯笼，橱窗上贴了
各式花样的剪纸，许多店铺已把中国
结、大红灯笼挂了起来，张灯又结彩，
喜庆的中国红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不经意间，我忆起往昔过年的情景，那
悠长的年味里珍藏着幸福的时光……

儿时，家住在平房，有一小院。刚
进腊月，母亲就开始了“忙年”。收拾院
子、打扫屋子、置办年货……我会用手
指头数着日子，过了腊八、过了小年、
就是三十了。那时候，年是有盼头的，
母亲会给我买新的围巾和漂亮的新
衣，总之，从头到脚一身新。

除夕之夜，吃过丰盛的年夜饭后，
父亲会在院子里的空地上放烟花。美
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璀璨绽放，似乎把
人们的心愿也带到了天空。此时，小院
外的鞭炮声不绝于耳。于是，我提着小
灯笼到邻居家串门，每到一户人家，长
辈们就会塞给我好吃的。今天想来，没

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春晚的除夕，
一样可以过得那样有滋有味。

后来，我们家平房拆迁，住上了楼
房。除夕之夜，亲友们聚在一起。一大家
人齐上阵，人人亮出看家本领，做一道道
美味佳肴。那一桌的团圆饭就是一桌浓
浓的亲情。吃完年夜饭，大人们围炉守岁
迎新春，孩子们则一起到楼下放鞭炮，场
面热闹非凡。

大年初一，父亲的同学和同事会跟
“走马灯”似的到我家拜年，其实，街上也
到处是走亲访友的拜年人群。大年初二，
行走的春节开始了。我会跟随父母到处
拜年、参加聚会，一直都在赶往下一场酒
席的路上。

每年最难忘的就是去姑姑家拜
年。姑姑家住在一个小山村，传统的小
青瓦房，有柴灶、有火炕。在约好的日
子里，姑姑一家人早早就把火炕烧热，
在铁锅里烙上大饼，并准备好各种佳
肴。那时交通不便，我们常常是转两次

车加步行翻一座山才能到姑姑家。山
里的气候寒冷，我们全身几乎被冻得
僵硬，但就在看到姑姑和她家人的那
一刻，所有的冷都会在瞬间融化掉。坐
在火炕上，一股暖流在心中流淌，我们
有唠不完的知心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童趣渐消，雅
趣增长，对过年最盼望的事情就是糊
灯笼。那时候，父亲托人焊了一个灯笼
架子，我自然就成了这个灯笼的艺术
设计师。

每年小年过后，我就忙着糊灯笼，
发挥自己的绘画特长，用彩纸画出各
种惟妙惟肖的图案，剪好后，贴在灯笼
上，栩栩如生。每年的灯笼都是我的杰
作，从除夕一直挂到正月十五，为此，
我很有成就感。那时候，过年是从心底
里发出对生活的一种热爱，也似乎是
一种生命的仪式。

打捞日益老去的时光，那年那味，
一种温婉而柔软的情愫永存心间……

梅香飘，年味浓
■杨太国

在省城读书的第二年寒假，同学们纷纷拎着
行李踏上了回家的路。我却留了下来，在学校附近
的花店打工。

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话，只有村头的小卖部
有一部电话。我把电话打到小卖部，请开小卖
部的庆大娘告诉母亲，我找了份工作，过年时
再回。

转眼到了大年二十九，花店给了我800元工
资。我并没有立即去车站，而是奔向了省城的繁华
商场。我想用自己挣的第一笔工资给父母买份礼
物，选来选去，想到父母过年总是要给我添新衣
裳，自己从不舍得买一件，就给他们每人买了一件
厚厚的棉衣。

走出商场，阴沉沉的天下起了鹅毛大雪，我抱
着新买的棉衣赶往长途汽车站。总算赶上了这天
的最后一班车。

一路上雪大，路不好走，到县城已经是下
午 5 点多钟了。从县城到镇上的班车，因为雪
天提前出发了，剩下的 30 多里地，该怎么办
呢？

到镇上的人有五六个，有人提议凑钱包车，多
出点，肯定有师傅愿意跑一趟。果然，我们出了双
倍的车费，顺利揽到了一辆面包车，司机师傅憨厚
沉静，话不多。

雪大路滑，司机师傅开得很慢。到庄桥那一带
时，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子总是打滑。这么冷的天，
司机师傅的头上直冒汗，又不能去擦，怕一分神，
影响这一车人的安全。

东一晃，西一摇，车里静极了，每个人都屏住
了呼吸，拼命抓住身边的扶手或座椅。庄桥又窄又
陡，平时班车也只到桥这边，人下车，过了桥，换上
桥那边等着的班车。

司机师傅也实在不敢往前开了，就商量着把
车费退一半给大家。

庄桥到镇上只剩下十里路了。大家纷纷下了
车，都没有要退回的车费。

司机师傅一直亮着车灯，送大家平安到了桥
对面。走了一会儿，以为他早已掉头回去了，不经
意间一回头，却发现茫茫大雪中，一个人提着两盏
红灯笼，踩着厚厚的雪，艰难又快速地往我们这边
走，正是憨厚的司机师傅。

“车上有灯笼，你们照路好走些，没有把你们
送到家，实在抱歉了。”说完，司机师傅把红灯笼交
给我们，又给了一把红蜡烛，转身走进了另一边茫
茫的雪夜里。

眼前是茫茫的夜色、飞舞的雪花，雪夜里归家
的一行人，本以为山穷水尽，而此时却是柳暗花
明。

大家一路轮换着提红灯笼，十里的雪夜路，却
走得十分轻快。

到镇上时，没想到父亲和母亲在镇头的磨香
油店里等我。店外有一块空地，是班车临时停车的
地方。他们不知我何时回来，已经连着两天在这里
等了，望着大雪，母亲愁得直掉泪。即便别人告诉
他们，没有班车了，他们还是固执地要多等一会
儿。蒙蒙的夜色，两盏红灯笼的出现，让他们心里
也豁然一亮。

那两盏红灯笼，我们一行人把它们送给了香
油店，高高地挂在了香油店的门楣上，去照亮夜行
人的路。

母亲爱养花，尤其钟情于梅花。每
至春节前夕，家中那几株梅花凌寒绽
放，清幽的梅香弥漫在屋内的每一个
角落。母亲的脸上总会洋溢着比绽放
的梅花还要灿烂的笑容。

母亲退休后，回到乡下的老宅居
住。老宅空间宽敞，热爱花草的母亲便
忙碌起来。她在天井里精心搭建了一个
花棚，每日手持花剪，在花棚里为花儿
们修枝剪叶、浇水施肥。闲暇时，母亲会
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沏上一壶香茗，
静静地享受着这宁静的时光。那是母亲
的世外桃源，是母亲的诗和远方。尽管
母亲没多少文化，更不会写诗……

起初，我们并不希望母亲回到乡
下，毕竟我们兄弟姐妹都在城里生活
工作，平日里忙碌不堪，实在难以经常
回乡照顾她。可母亲总说，乡下是她的
根，她眷恋着这片土地，喜欢乡下的生
活。后来，我们也只能顺着她，并且尽
可能多地抽时间回乡下看望母亲。

母亲对梅花的喜爱，源于梅花傲
雪绽放的品格，更因为在春节期间，那
一缕缕梅香，总能为年味增添一抹独
特的韵味。

每年进入腊月，母亲在侍弄梅花
时，嘴里总会念叨：“快开花吧，梅花开
了，年味就浓了。”母亲说得没错，每
年腊八过后，紧邻老家门前的乡村大
舞台便热闹非凡。村里的文艺演出队
几乎天天都在唱大戏，舞台的布置自
然少不了鲜花的点缀，而母亲精心培
育的梅花，就成了舞台上最亮眼的装
饰。那粉嫩的花瓣，在灯光的映照下，
与火红的舞台背景相互映衬，散发着
清幽的香气，闹腾出红红火火的年味。
母亲看着这场景，脸上泛起红晕，眼神

中满是陶醉，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成
就感。

临近年关，母亲总会打电话让我
们几个回乡下挑几盆梅花，带回城里
装点居室。记得有一年，我和爱人回到
乡下，车刚停稳，母亲就满脸笑容地迎
了上来，说道：“今年的梅花养得可好
了，你们挑几盆含苞待放的，带回城里
不出几天，花儿就开了。”爱人听了，
迫不及待地跑进花棚，刹那间，一阵浓
郁的梅香扑面而来，放眼望去，粉嫩的
梅花挂满枝头，满室芬芳。

在爱人挑选梅花时，母亲拉着我，
说道：“走，跟我给村里的几个老姐妹
送几盆去。”

我们来到村里最年长的王奶奶
家，王奶奶看到母亲送来的梅花，欣喜
地凑到花瓣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笑
着说：“闻到这梅香，就闻到年味了。”

看着她们之间的这份亲和与友
善，我终于明白了母亲为什么如此眷
恋乡下的生活。

梅香飘溢，年味渐浓。在这悠悠梅
香中，不仅有母亲对生活的热爱，更有
浓浓的亲情与乡情。它承载着我们对
家的眷恋，对母亲的敬爱，以及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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